第八條：不得使充奴隸或奴工；不得強迫或強制勞役

概況

86.
情況大致上如上次報告第139至149段所述。本部分會論述有關僱用外籍家庭傭工的最新情況，但這些發展並不涉及任何使充奴隸或奴工，以及強迫或強制勞役的問題。

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許可工資

87.
大部分僱員可自由與僱主商議薪酬福利條件，唯獨在港受聘的外籍家庭傭工領取“最低許可工資”，這樣做是要特別保障他們，也為保障本地僱員免受廉價外地勞工的競爭。

88.

最低許可工資每年均予檢討。檢討工作參照一籃子經濟指標，並顧及香港的整體經濟和就業情況。在過去三十年，“最低許可工資”曾調整18次，除了1次下調外，其餘全部向上調整，其中5次的增幅超過20%。

89.

二零零三年二月，政府根據最近完成的每年檢討，決定由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起，把“最低許可工資”調低400港元(即10.9%)，由3,670港元(即470.5美元)下調至3,270港元(即419.2美元)。下調的幅度反映了下列情況 —

(a)
僱用外籍家庭傭工的家庭每月的入息中位數下降了17%；

(b)
基層行業工人1每月的工作入息中位數大約下降了16%；

(c)
在一九九九年二月(最近一次調整“最低許可工資”的時間)至二零零二年年底期間，按季節調整的失業率由6.3%升至7.2%。

向外籍家庭傭工的僱主收取僱員再培訓徵款

90.

自九十年代初以來，通過“輸入勞工計劃”聘用外地勞工的僱主已須繳付“僱員再培訓徵款”2。這項徵款用作資助僱員再培訓局，培訓和再培訓因經濟轉型而失業的本地工人。二零零三年二月，政府決定由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起向外籍家庭傭工的僱主徵收“僱員再培訓徵款”。

91.

決定擴大徵款對象，反映家庭傭工的僱主跟通過“輸入勞工計劃”聘用工人的其他行業的僱主一樣，享用海外而非本地工人所提供的服務，政府因而認為，讓他們分擔培訓和再培訓本地勞工(特別是低技術工人)的費用是合理的做法。政府於二零零二年所作的人力預測顯示，二零零七年將約有140 000名過剩工人，當中大多學歷水平偏低，清楚證明徵款確有必要。同時，也急須培訓和再培訓本地勞工，以配合香港經濟轉型。

92.

論者表示，徵款實際上進一步削減傭工的工資，因為他們認為缺德的僱主會從傭工的工資中扣除徵款。這不是原意所在，而且法律意見指出，政府的政策完全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3及其他本地法例(包括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)的規定。根據《僱傭條例》第32條的規定，僱主如從傭工的工資中扣除全部或部分徵款，即屬違法並會被檢控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處罰款100,000元及監禁一年。

93.

我們同樣重視外籍家庭傭工工資短欠的問題，並鼓勵不獲發全數工資(或完全不獲發工資)的外籍家庭傭工向僱主提出申索。我們也檢控違反《僱傭條例》的僱主。二零零二年年底，勞工處成立了僱傭申索調查組，以加快有關申索短欠工資個案的調查及檢控程序。二零零三年上半年，勞工處一共接獲83宗外籍家庭傭工提出的短欠工資申索個案，結果我們發出14張傳票，其中兩名僱主被定罪並處罰款。在另一宗個案，一名僱主作出虛假陳述，訛稱會向一名外籍家庭傭工支付最低許可工資，串謀詐騙入境事務處，該名僱主因而被判罪名成立及監禁4個月。至於其他申索短欠工資的個案，當局往往由於缺乏足夠證據，或申索人已通過調解或勞資審裁處解決糾紛而不願擔任控方證人，以致難以向僱主採取行動。

1 	留宿家庭傭工(包括外籍傭工)歸類為“基層行業工人”。這種分類方式與國際勞工組


	織所建議的一致。


2 	這項徵款是根據《僱員再培訓條例》第14條而實行的。


3 	根據第三十九條的規定，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及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


	利的國際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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